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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诱惑

人与自然
□郑啸微型小说

□寇洵

□乡村五月

人生讲义

别什么都会

李辉是新分进我们单位的一
名大专生，虽然学历不高，但工作
踏实，任劳任怨。哪个科室有个诸
如电脑上不了网、复印机卡纸等解
决不了的问题，他都随叫随到，经
过一番摆弄，皆手到病除。

这天，计财科赵科长一进我们
办公室就对李辉大加夸奖：“小李
技术不错，比专门搞电脑的人都
强！上个月我去欧洲三国参观考
察的录像，帮我制作的光碟，不论
是裁剪编辑，还是背景音乐，我都
喜欢。像我以往刻录的，花钱不
说，哼，那是啥水平。”

年初我们办公室例会上，在谈
到单位几台复印机保养问题时，我
们科长很是头疼，明明知道维修公司
一年也来不了几次，可费用即使找熟
人也低不了哪儿去……没等科长想
出其他办法，李辉自告奋勇地说：“刘
科长，这样吧，今年复印机保养就交
给我吧。平时我给其他科室修过几
次复印机，也就是常见的几个毛
病，无非隔段时间，我在没事的时
候，擦洗擦洗。这个我会。”

也就是半年时间，李辉的苦恼
就来了。一天下班看其他人不在，
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峰哥，我平时
尽心尽力帮助每一个人，可现在我明
显感觉到单位有些人好像对我有意
见。我笑了，只是告诉李辉：“老弟，
以后做好你的分内工作就行，该谁
去干的事，就让谁去干。”

怎么不是呢？在一次几个同
事的饭局上，几杯酒下肚，几个人
就议论起了李辉。首先不满意的
是王强：“我在单位几年，领导们外
出的录像都是我拿到专业公司去
刻录的，其中很多地方都是我亲自
设计的，领导们很满意呀。可他逞
能，你看那天赵科长说的话，明明
是在小看我嘛。”“更可恼的是那复
印机的事。”审计科小赵说，“本来，
我一哥们做得好好的，看在我的面
子上，还给我们单位优惠了不少，
他小子一来，生生砸了人家一勺
粥。”材料科的小马、预算科的小
刘、卫生科的小姚最后也一致认
为：“这人呀，别什么都会！不然，
你让别人怎么过？！”

中国人喜欢用狗来骂人，像什么狗
日的、狗东西、哈巴狗，更恶毒的还有
狗×。可见，中国人对狗这种动物生来
是极其厌恶的。我总觉得这对狗们来
说，是极不公平的。

狗一开始就背上了骂名不说，一不
小心还可能被狗主人剥了皮换钱。在乡
下，很少有人正儿八经吃狗肉，因为传
说狗肉是上不了桌的。这对狗们来说，
委实太伤颜面。那么多猪呀、鸡呀、鸭呀
的肉都能上人的饭桌，单单遇到狗肉，就
上不了人的饭桌了。真是岂有此理，这
不是歧视是什么。

歧视归歧视，狗们有时候还真不把
这当回事。因为作为一条狗来说，它实
在没有力量，也没有能力去为自己辩
护。狗就是狗，狗的职责是看家护院。
狗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狗们就释然了。

狗一辈子受人欺负。不管是小孩还
是大人，也不管是疯子还是傻子，谁都可
以拿狗来开涮。小孩会拿石头狠狠地教
训狗一顿，那是因为他觉得好玩，并不是
因为狗咬了他。大人呢，相对要友善一
些，拿了一根啃过的骨头丢给狗，狗明知
道人已经把肉啃光了，狗还是要狠命地
乱啃一气，哪怕闻闻味也行呀，谁叫咱是
狗呢。疯子、傻子就不一样了，他们会拿
着棍子近距离和狗开战。疯子、傻子在
面对一只狗时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是惊
人的。他们与狗搅在一起，拌在一起，缠
在一起，抱在一起，大有与狗同归于尽的
架势。狗终于忍受不了了，狠狠地照他
们大腿上来了一口。狗最知道哪里的肉
肥厚了。狗总算是舒了一口气，但狗没
想到，它这致命一击遭到了疯子、傻子近
乎疯狂的报复。疯子、傻子忽然张开嘴，
照着狗肚子就是一口。狗傻了，人，什么
时候成了狗呢？

狗也有不讲道理的时候，也有无赖
的时候。狗欺负人是家常便饭，狗的职
责告诉狗，你如果不很好地履行自己的
职责，你就没饭吃。你没饭吃，就得饿
死。狗宁愿站着死，也不愿饿死。所
以，狗是最爱岗敬业的，对工作尽职尽
责、恪尽职守，有时候甚至是一丝不
苟。狗绝不会放一个不顺眼的人进来，
放一个不顺眼的人进来，狗就不是狗
了。反过来说，如果不顺眼的人硬要
闯入，那可怪不得狗了，咬你没商量。
这样说，你可能已经明白了，狗有时候
欺负人，是迫不得已。俗话说得好，吃
人家的嘴软，你能不为人家看家护院
吗？狗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想，自己这一
辈子得罪了不少人，狗也不想这样，可狗
又能怎样？

狗老了，走不动了。狗躺在墙角，太
阳晒着它，它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看谁都
觉得亲切。可狗再也不能为人做什么
了，狗就想：我这一辈子完了。

爹是五个儿子的爹。五个儿子个个都还孝
顺。爹爱喝个酒，喝着喝着就风光无限，成了十
里八乡的名人。

爹的快乐日子都在酒里。扳着指头，一年，
又一年。过了那年的春节，酒场的气氛就淡漠
下来。爹就开始闷闷不乐，仰头看天，低头叹
气。这一通惆怅来得猛烈，把儿子、女儿们惊讶
得不轻。

就相约着到爹住的老院子里去探望。爹躺
在床上，精神很委靡，娘坐在床边浑身不自在。
大儿子就说：“爹呀，有什么心事您就说嘛！别
都掖在心里头，让儿子们也跟着您难受。”

爹的一颗花白的脑袋在枕头上摩来擦去，
一行浊泪就滚落下来。爹说：“儿啊！我琢磨
着我的大限就快到了，长则半年，短则两月，
你爹就要去阎王那里报到了。”一副悲痛欲绝
的神情。

大儿子说：“爹说的哪里话，你最少也得再
活个几十年，俺等着给你做百岁大寿呢。”

爹再叹气：“人的命，天注定，我今年八十四
了，该喝的酒也喝够了，该享的福也享够了，连
孙子们都儿女绕膝了，我想，阎王不会把我留在
人间祸害你们了。”儿子们明白，七十三，八十
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八十四是个命运的坎。
老头子自己和自己在过不去呢。

爹开始等死，等得精神恍惚，两眼迷离。动

不动地就眼皮翻白，四肢抽搐，吓唬娘说，自己
要死了。娘就颠着小脚跑这家走那家，把儿子
们、女儿们、孙子们叫到跟前。

爹就开始发表长篇大论的“临终遗言”。评
评这个的功过，说说那个的不是，越说越是精
神，就腾地坐了起来，披上衣服，手指指指点点，
目光扫来扫去。说着说着，就从床上下来，套上
鞋子，往外走。大儿子忍住笑问：“爹，往哪儿去
呢？”老头子就往后一摆手：“人都要死了，你们
得请我到集上的饭店大吃一顿！”

说着，爹就一马当先，杀了出去。一家子人
跟过去，老头子一溜烟就跑到人家饭店里坐下，
开始点菜了。

这么着搞了几回“狼来了”，儿子们再听到
“爹要死了”的消息，就不当真了。任凭娘拍着
胸脯，指天指地地说“这回是真的，是真的啊，吓
死我了”，也没人相信了。

躺在床上的爹听了娘的报告，气得一翻白
眼，说：“这些个不孝子，气死我了。”然后，他一
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坐到饭桌边，“呼噜、呼噜”
就着咸菜喝娘熬的小米粥。

过了一段时间，爹闲下来时，就命人将自己
早已准备好的棺材抬出来，再刷上几遍乌漆，一
个人站在棺材边，眼里雾蒙蒙的。

爹就说：“我得试试这个匣子合身不。”说着
话，爹就拿个凳子垫脚，躺进了棺材匣子里。在
棺材里伸伸胳膊，蹬蹬腿，眯上眼睛，很是陶醉
的样子。

自此，爹就把棺材当成了睡床，每日夜里，
自个儿爬进去，盖了一床被子，打着山响的呼噜
大睡。儿子们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爹已经在
棺材里睡了好多天了。

夏至过了，三伏呼哧呼哧喘着热气也过去
了。立秋的一个晚上，村里一位老太太闭了眼
睛。爹站在老太太家院子里联想到自己，正悲
悲戚戚。老太太的儿子过来行了一个礼，说：

“李叔，俺娘走得急，棺材还没准备，听说你那里
有现成的一口，能不能……”爹听了这话，激动
得双目圆睁，说，赶紧找人把我那大家伙抬过
来。扭过脸，很惋惜的样子说：“可惜了，我还没
暖热乎呢，就换主人了。”

老太太的丧事办完后，爹浑身轻松。爹兴
高采烈，挨着把五个儿子的家串了一遍，说：“后
天就是我的生日了，你们都别忘了啊。”儿子们
就奇怪地看爹，不过爹很高兴，这却是一件让人
十分高兴的事儿。

爹仰头睥睨老天，叹口气说：“看来这个坎
儿，老天是要让我过去了。”大儿子小心翼翼地
问：“爹，前段时间听说你晚上睡棺材？”爹“呵
呵”地笑：“我是跟阎王老子玩藏猫猫呢，这不，
找不到我，他就把前街那老婆子给揪走了！”

爹说着笑着，一院子的人也跟着笑。可一
会儿，大家看见老头子似乎笑累了，将身子靠着
墙角，一动不动。

大儿子走上前，轻唤，未见动静，发觉爹已
经安静地过世了。

大学毕业那年，鲁肖做了一
名令人艳羡的银行白领，我回到
家乡小城，在清水衙门干起了文秘
工作。鲁肖头脑活络，为人处事不
温不火，拿捏得当，精明玲珑，颇得
上司赏识。不到三年光景，他被提
拔到了部门经理位置上。做了经
理，鲁肖应酬的场面多了起来，一些
老板经理成了他的兄弟哥们，迎
来送往，好不神气。

时间一晃半年过去了，再次
见面时，只见他一脸的愁苦，和先
前相比判若两人。聊到境况，原来，
他所在的金融机构股改上市前，上
级审计部门发现他违规放贷，在责
令限期清收后，根据相关规定予以
除名。丢掉了公职后，昔日那些形
如兄弟的老板经理们也如蒸发了一
般，难觅其踪。他懊悔当初私欲膨
胀，虚荣心重，交错了友，没有抵挡
住诱惑，毁了大好前程。

《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清道
光年间，刑部大臣冯志圻酷爱碑
帖书画。但他从不在人前提及此
好，赴外地巡视更是三缄其口，不

吐露丝毫心迹。一次有位下属献
给他一本宋拓碑帖，冯原封不动
退回，有人劝他打开看看无妨。
冯志圻说，这种古物乃稀世珍宝，
我一旦打开，就可能爱不释手，不
打开，还可想象它是赝品。“封其
心眼，断其诱惑，怎奈我何？”

自古至今，世上从来没有天
上掉馅饼的便宜事。因此，我们
每个人都要远离诱惑，狙击欲
望。说到拒绝诱惑，不能不提央
视“名嘴”崔永元。一次，杨澜问
他：“你曾经遇到的最大诱惑是什
么？”崔永元说：“钱，走穴。有人让
我给一个楼盘剪彩，价格开到了50
万元。说实话，我非常爱钱，但是，
我就是不敢用这种方式去挣，我觉
得自己抵不住那一剪子。唯一的办
法就是躲远些，不去碰它。”

想想也是，我们不是柳下惠，
都是平常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会遇到形形色色的诱惑，与其保
持一颗平常心，时时警醒自己坐
怀不乱，不如远远地避开它们，这
应该是战胜诱惑的最好办法。


